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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不見但知你心 受過苦更懂幫人
反叛自卑曾見蟲多過見人 聽障男獲師友鼓勵做社工

聆聽有需要群體的心聲，是社工主要工作

之一，但有時候聽不見，反而可以更了解對

方內心，有助提供更適切建議支援。香港聾

人福利促進會融合教育及資源中心註冊社工

陳錦堂（阿堂）天生雙耳嚴重聽障，成長路

上飽受自卑心魔纏身，學業欠佳又因反叛貪

玩偷遊戲機被警司警誡，幾乎認定自己只能

從事「與世隔絕」的滅蟲工作。幸得身邊好

友和班主任不離不棄，助他活

出「第二人生」，重回校園取

得學士學位，更是如願成為社

工，致力幫助與他有相似經歷

的聽障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掃碼睇片

克服三大困難 突破自我限制
特稿特稿

破除誤解：聽障者不一定是讀唇高手
特寫特寫

港大改革醫科臨床培訓 增癌症醫學專修 粉嶺高球場覆核案
哥球會指環保署未妥當諮詢

◆李珮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文博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為與時
並進、回應社會對醫療人才需求及更好
對未來醫生的培訓，香港大學醫學院即
將在2024/2025學年於醫科生四年級起推
行「內外全科醫學士140課程」，即就四
年級至六年級的醫科臨床培訓作改革，
讓學生對不同專科有更連貫和集中的學
習。新課程會把以往較為分散的癌症教
學革新為八星期的「癌症醫學專修」，
訓練學生以跨學科合作方式更全面認知
癌症及作系統性處理，同時將助理實習
醫生培訓的專科，由現時只有內科增加
至共七個專科。

推48周「基礎見習培訓」
港大醫學院助理院長（本科教育—醫科）、臨床醫學學院兒

童及青少年學系臨床教授李珮華昨日介紹，下學年港大醫科四
年級起的新課程安排，包括於四、五年級推行48星期「基礎見
習培訓」，着重讓學生認識醫學與醫健原則。課程分科由以往
於內科、外科和包括兒科及婦產科等生命周期專科間進行輪轉
學習，改為各自有16星期集中學習。她表示，有關新安排考慮
了師生意見，能讓學生更加專心、集中及具連貫性地接受每個

專科的培訓，獲得更好的學習體驗。
在新安排下，16星期生命周期專科的

學習中，有八星期會進行癌症醫學專
修，集中學習應對如肝癌、乳癌及直腸
癌等本港主要「癌症殺手」，「這是為
了回應社會對癌症治療的關注和需求，
以及凸顯治療癌症日益增加的重要
性。」李珮華強調，與以往偏向單科治
療不同，醫科生在這八星期會學習如何
整合內科、外科、腫瘤科、放射科甚至
護理學等不同專科，透過跨學科方式與
不同專科以至護士團隊合作，以「從病

人出發」角度對癌症有更全面認識，從而學習如何作出系統性
處理。
同時，港大醫學院還將與醫管局及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合

作，於2026年1月開始，醫科生在五、六年級的「助理實習醫
生培訓」階段，實習範圍由以往只限於內科，擴展至外科、骨
科、婦科、兒科、急症科及精神科共七個專科，每個分科將實
習七星期。
李珮華補充，學生在實習期的角色會更主動，包括參與撰寫

病歷、為病人作身體檢查並向顧問醫生報告情況等，增強實戰
經驗，讓他們將來執業時可更得心應手。

一般人應如何與聽障人士有效溝通？阿堂
笑言，遇過不少人誤解，例如以為「半聾人
士佩戴助聽器就能聽見所有聲音」、「聽障
人士都是讀唇高手，老遠望一眼就知道對方

在說什麼」等等。
在釐清這些後下一步就可學習一些溝通小技巧，「如果

對方聽不清楚，可以講大聲點、講慢一點；如果聽不到，
可以再重複一次。如果聽不明，可以嘗試換些字眼再問一
次，以便對方理解。」阿堂補充，假如學生想跟身邊的聽
障同學談話，建議可先輕拍對方一下，「否則你說完，但
原來對方根本意識不到你在說話，就有機會發生『啊，你

咁寸不理人』的不必要誤會。」
話雖如此，阿堂認為，現在社會對聽障的認識已經多了
不少，「多得電影和電視劇，儘管當中有不少美化成分，
但也是引起社會關注的第一步。」共融的真正難處，在於
持續的體諒與包容，「你可以遷就我一次、兩次，但若你
的同學或同事，成日都聽不到你說話，總會『佛都有火』
吧。」
體諒與包容必須建基於對聽障的全面理解，阿堂期望大
家在心有餘力的時候，多向有需要人士釋出善意，展現笑
容，這會成為別人心中很大的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政府
去年9月接收粉嶺高球場部分用地建
屋，香港哥爾夫球會2023年7月入
稟高等法院，要求法庭推翻環保署
批准報告的決定，獲高院批准暫緩
執行環評程序。該司法覆核昨日在
高等法院展開聆訊。球會一方陳
詞，質疑在環境諮詢委員會要求土
木工程拓展署補交資料後，環保署
沒有再進行公眾諮詢就批准環評報
告，令公眾未能全面參與諮詢，未
符合法定要求。
司法覆核申請人為香港哥爾夫球
會，由資深大律師余若海代表。申
請方陳詞指，環保署署長在沒有就
環評報告的補充資料諮詢公眾意見
就批准環評報告，涉及程序不公，
又表示環評報告須為計劃項目齊集
所有必要元素，行政效率只是其中
一個目標，並非首要，不可因此忽
視公眾參與。

申請方強調，雖然計劃項目不應
延誤，但程序公正更形重要，法庭
應判斷署方決定是否有效時須考慮
整體程序公正，不應破壞程序公
正。
申請方指，球會在諮詢期過後曾
提交專家報告，提供了新數據，但
環保署沒考慮球會提供的資料就批
准環評報告，做法不公、不合理，
而一個合理的決策者在進行一項重
大的發展計劃時，不應僅因為諮詢
期過去，就無視這些重大的新資
料。
申請方提到，根據土拓署在2017
年的報告，高球場有80棵符合要求
的古樹名木和3,000棵潛在的古樹名
木，即署方不可能不知情，卻在環
評報告完全忽視了這批古樹名木，
只表示高球場「沒有已登記的老
樹」，質疑土拓署無視環評報告與
實際情況的資訊差異。

阿堂雙耳均有嚴重的聽力損失障礙，
但僅右耳佩戴了助聽器，背後原因

不無辛酸，「我自小好怕被人望，感覺
壓力很大，即使左右耳都需要戴，但我
堅持不從，長期只用右耳聽人講話。」
在疏於鍛煉下，他的左耳情況轉差，如
今想補救已太遲，「即使再戴亦幫助不
大了……」

留長髮遮助聽器 曾自怨自艾
中學時代，阿堂獲學校通融留了一頭

「鄭伊健式」長髮，以遮掩右耳的助聽
器，「我很感激學校提供彈性，但留長髮
卻被一些同學取笑，到頭來反而放大了我
的自卑感。甚至有段時間會怪責家人，為
何全家只有我一人是聽障，是『被選中的
不幸孩子』……」
在學業和操行方面，阿堂表現難如人
意。他坦言，自己當時「貪玩、反叛，根
本無心向學，一心只想盡快畢業，搵工賺
錢買遊戲機玩」，加上受聽障影響，沒有
字幕機之類科技幫助學習，最終中學會考
只得兩分。
在學期間，他甚至因一時貪玩偷同學遊
戲機，結果被揭發，要接受警司警誡，
「當時我是『唔熟唔食』，專偷身邊好友
的東西，但並非為錢，更多是源於反叛、
自我形象，以及希望得到別人的注意
吧……」
成長路不順遂，畢業後因家中經濟壓
力，阿堂只得立馬投身工作，但到便利店
打工短短三日，就因為犯錯而離職，「幫
客人增值，對方給50元，我卻按了500
元，事後一點數就知道是我的失誤。」
自此，他認定自己並不適合「對人」的

工作，經家人介紹投身滅蟲行業，一做便
是四年，「這份工作好處是對着蛇蟲鼠
蟻，加上是夜班，甚少需要見人。」

滅蟲「與世隔絕」重新審視自己
然而，阿堂內心並不喜歡，「愈做愈唔
開心，不希望未來十年廿年就這樣過，於
是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發掘志向。」在最
迷惘時，他與一直支持自己的中學班主任

傾訴，「他說：『正因你有這些經歷，會
否嘗試去幫助一下同路人呢？』受其啟
發，我找上了聾福會，讓我進一步認識社
工這個行業。」最終，他鼓起勇氣重返校
園。

苦學完成學士學位解心結
阿堂自此重新出發，從毅進課程起逐級
而上，歷時五年完成高級文憑和學士學
位，更逐步為自己拆解心結，「以往我經
常會把挫折歸咎於聽障：成績差是由於聽
力不好；識唔到女仔亦是因為我的耳朵，
沒有其他原因。」
在當上輔導別人的社工後，他決心以身
作則，盡力克服心魔，「不過知易行難，
現在你問我是否完全克服到？坦白說並不
是。有時照鏡望見自己戴助聽器，心裏多
少仍有點落差……」因此，他在開導學生
時，會特別分享說，有時人未必需要坦然
接受自身的缺憾，聽障既已是人生中一部
分，與其勉強，倒不如一起另外找些方
法，嘗試令自己開心點。
阿堂特別感激身邊好友和班主任的支
持，「被我偷過遊戲機的同學，事後都肯
原諒我、理解我，成為多年好友，時至今
日他們仍是我的強大支援。」啟發他成為
社工的班主任就更是居功至偉，「在班上
關顧我；在我接受警司警誡時，盡力為我
求情；因此在我畢業後最迷惘時，第一時
間想到找他，就是因為我知道，對方願意
聆聽我的說話。」

走訪逾百校分享經歷教手語
在別人身上獲得關愛，阿堂如今以社工
身份，將這份關愛傳承下去，「正如我在
困難時會想起班主任；我不會看輕每次與
人聊天，即使當下對方覺得不重要，也許
某日『叮』一聲會想起我，我們永遠不會
知道那會在何時發生，只得盡力而為。」
在成為社工的三年間，阿堂已走訪逾百
間學校，致力推廣融合教育，包括分享自
身經歷、教授手語、與聽障人士溝通的方
法，幫助學生認識聽障，同時協助聽障學
生融入主流學校。

總結自身經歷及所見所聞，阿堂分析，聽
障學生普遍會有「自我形象」、「生涯規
劃」、「自我限制」三大困難。其中「自我
形象」正是困擾阿堂多年的一大問題，而嫌

棄佩戴助聽器的聽障生，亦絕非只有他一人。
「我遇過有學生小學階段有佩戴，但一升上中學就不願

意了，原因正是注重個人形象，忌諱別人的目光。」作為
一名「過來人」，阿堂認為聽障生想要融入主流教育，首
先應當接受自己，坦誠與人相處。
他解釋，聽障其實是一種「看不見的障礙」，「假如不

去跟對方聊天，又或對方留了長髮掩蓋耳朵，其實很難察
覺。」若對方不佩戴助聽器，自然就更難識別。
他分享自己到學校講座的經驗，表示自己往往會使用以

下「套路」，「一開始我會佩戴比較細、一般人難以發現
的助聽器，學生們十之八九都不會知道我有聽障，直到最
後我才『揭盅』。」此舉令同學們切身了解聽障人士容易
被忽視的問題。
換個角度說，假如聽障生堅拒佩戴助聽器，「這樣只會

更容易與其他同學產生誤會，於是令自己更加深印象：
『因為我聽唔到，同學才不願意跟我相處』，漸漸或會形
成惡性循環。」因此，他希望讓聽障學生明白，助聽器是
幫助自己擴闊無限可能性的工具，寄語同學切勿「戴都唔
戴」，轉換心態才能真正幫到自己。

盼讀醫懸壺 又恐聽漏害死人
在「生涯規劃」和「自我限制」方面，阿堂分享自己遇

過一名聽障中四學生，他希望成為醫護人員，卻擔心在醫
護過程中自己一旦聽漏會「搞出人命」而不敢追尋夢想，
「當然醫護是很需要溝通的行業，但現在科技進步，有不
同方法幫助我們，先不要扼殺自己的可能性！」
阿堂強調，雖然嘗試後也有可能做不到，「但假如單純
因『想像』中的限制而不敢踏出第一步，是特別可惜的
事。」為此，他鼓勵同學先認識醫護行業的各個崗位、工
作和入職要求，又陪同對方參加醫護人員講座，助其解答
心中疑慮。
他鼓勵聽障學生應要突破想像，勇於嘗試接觸不同事
物。「科技不斷進步，現在有些眼鏡，別人說話時鏡片可
以直接顯示字幕，我甚至聽過有些刺激聽覺神經的手術出
現，幫助人恢復聽覺。」因此，他強調千萬不要因為當下
的障礙，就限制了自我發展，「要用好我們當下的能力，
發展最好的自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聽障社工阿堂致力幫助與他有相似經歷的同路人。圖為阿堂示範「照
顧」的手語。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阿堂會透過分享自身經歷、教授手語、與聽障人士溝通的方法，幫助學生認識聽
障，同時協助聽障學生融入主流學校。 受訪者提供

◆ 手 語 教
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北山彥攝


